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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曉
風
是
一
個
很

多
元
的
創
作
者
，
寫

作
類
型
旁
及
小
說
、

詩
、
戲
劇
、
雜
文
、

童
話
等
。
早
年
熱
衷

於
寫
劇
本
，
近
年
則

專
注
於
散
文
創
作
，
外
界
稱
她
為
當
代
少
有
的

散
文
大
家
，
但
她
自
己
卻
開
玩
笑
說
：
﹁
寫
散

文
比
較
省
力
，
戲
劇
寫
完
才
是
一
切
工
作
的
開

始
，
散
文
寫
完
就
真
的
完
成
了
。
﹂
雖
然
如

此
，
她
還
是
不
斷
去
嘗
試
各
種
做
事
的
方
式
。

﹁
我
現
在
沒
有
力
氣
寫
劇
本
，
也
沒
有
力
氣

寫
散
文
，
可
是
卻
做
了
一
個
更
加
忙
碌
的
工

作
。
﹂

有
人
說
，
張
曉
風
猶
如
一
股
清
流
，
為
污
濁

不
堪
的
政
壇
帶
來
清
新
感
；
也
有
讀
者
覺
得
她

專
注
寫
作
就
好
，
何
必
要
蹚
這
混
水
？
張
曉
風

說
自
己
是
一
個
賴
皮
的
人
，
如
果
有
人
替
她

做
，
她
絕
對
不
會
去
做
，
但
回
頭
一
想
，
為
了

實
踐
自
己
的
理
念
，
她
覺
得
有
必
要
去
做
。

沒
有
規
劃
的
人
生

文
人
在
大
眾
眼
中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一
個
光

環
，
是
高
不
可
攀
、
不
沾
俗
事
的
。
而
張
曉
風

卻
在
晚
年
做
了
一
個
出
乎
大
家
意
料
的
決
定
，

其
實
對
她
來
說
，
這
也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抉
擇
。

她
在
接
到
立
委
邀
請
的
時
候
也
考
慮
了
很
多
，

有
身
體
是
否
可
以
負
荷
的
考
慮
，
有
學
術
和
工

作
上
的
考
量
，
也
有
私
人
的
憂
慮
。
﹁
我
媽
媽

年
紀
很
大
了
，
已
經
九
十
六
歲
，
她
的
身
體
不

太
好
，
我
能
陪
就
應
該
多
陪
她
一
下
。
﹂
當
她

還
為
這
件
事
情
苦
惱
不
已
的
時
候
，
母
親
突
然

離
開
了
，
她
心
裡
有
一
個
感
覺—

這
可
能
是

母
親
為
她
做
的
最
後
一
件
事
。
﹁
媽
媽
半
失
智

很
久
了
，
但
她
走
得
很
俐
落
乾
脆
，
上
天
讓
她

走
得
那
麼
平
安
，
我
也
就
去
做
我
應
該
做
的

事
。
﹂
母
親
離
開
以
後
，
張
曉
風
覺
得
自
己
對

誰
都
沒
有
絕
對
的
責
任
了
，
而
且
她
也
很
巧
妙

地
讓
家
人
知
道
沒
有
人
有
資
格
阻
止
她
做
任
何

事
。成

為
立
委
之
後
真
的
很
忙
很
忙
，
而
且
現
在

張
曉
風
的
年
紀
大
了
，
會
覺
得
吃
力
，
以
前
早

上
起
來
可
以
一
直
工
作
到
很
晚
都
不
需
要
休

息
，
現
在
會
覺
得
特
別
容
易
累
。
﹁
說
真
的
，

我
們
做
立
委
，
不
做
任
何
事
也
不
會
有
人
來
罵

我
們
，
可
是
你
如
果
要
做
事
，
你
必
須
充
實
自

己
。
﹂
以
前
在
書
中
所
說
的
環
保
、
土
地
可
能

都
是
泛
泛
之
談
，
但
現
在
身
份
變
了
，
她
不
可

能
用
一
個
作
家
的
視
角
去
處
理
政
事
；
以
前
她

只
需
要
專
注
教
育
、
寫
作
，
現
在
每
天
發
生
的

大
小
事
都
與
她
相
關
。
虱
目
魚
外
銷
內
地
成
果

不
佳
，
她
必
須
想
辦
法
解
決
；
宜
蘭
深
夜
有
原

住
民
偷
砍
大
樹
，
她
要
去
處
理
；
老
闆
利
用
毒

品
控
制
員
工
，
她
要
去
關
注
；
甚
至
連
台
灣
女

性
的
婚
嫁
狀
況
，
她
也
要
去
了
解
。
她
就
像
一

個
陀
螺
，
一
直
轉
一
直
轉
。
本
來
是
因
為
自
己

對
環
保
、
濕
地
保
育
特
別
上
心
，
才
走
到
社
會

前
線
，
但
現
在
的
她
分
身
不
暇
，
不
只
要
提
出

自
己
的
概
念
，
更
要
去
處
理
一
些
對
她
來
說
很

陌
生
的
事
，
難
怪
她
會
說
﹁
最
好
有
人
替
我
去

做
﹂。張

曉
風
一
直
強
調
自
己
不
是
一
個
有
規
劃
的

人
，
她
不
是
有
計
劃
地
去
成
名
，
也
不
是
有
計

劃
地
去
做
立
委
，
一
切
都
是
別
人
的
邀
請
。
任

教
的
學
校
有
一
個
課
程
叫
﹁
人
生
規
劃
﹂，
張

曉
風
忍
不
住
說
：
﹁
人
生
是
可
以
規
劃
的
嗎
？
﹂

她
一
輩
子
都
沒
有
規
劃
過
甚
麼
事
，
包
括
婚

姻
、
事
業
，
一
切
都
是
水
到
渠
成
，
但
她
知
道

要
用
甚
麼
態
度
去
面
對
人
生
。
﹁
我
只
有
我
的

態
度
，
沒
有
我
的
規
劃
。
﹂

珍
惜
是
為
了
拚
下
去

正
因
為
不
可
以
規
劃
，
所
以
事
情
來
了
，
就

盡
力
去
做
。
她
上
任
後
談
論
過
﹁
剩
女
﹂
、

﹁
到
新
疆
種
樹
防
沙
塵
暴
﹂
等
頗
具
爭
議
的
話

題
，
被
各
方
人
士
罵
得
狗
血
淋
頭
，
甚
至
連
讀

者
都
說
，
她
已
經
不
是
他
們
所
認
識
的
張
曉

風
。
但
張
曉
風
並
沒
有
因
此
動
搖
自
己
的
決

心
，
也
不
是
很
在
乎
別
人
怎
麼
說
。
﹁
我
是
不

是
他
們
所
認
識
的
張
曉
風
並
不
是
很
重
要
，
一

個
人
本
來
就
可
以
做
一
些
在
自
己
判
斷
裡
認
為

應
該
去
做
的
事
。
﹂
她
舉
了
一
個
例
子
：
蘇
東

坡
曾
經
在
廣
東
，
把
山
裡
的
水
引
到
城
市
裡
，

那
本
來
是
水
利
工
程
師
的
工
作
，
但
古
時
候
的

文
人
就
是
這
樣
，
一
定
想
要
去
為
社
會
做
些
甚

麼
。早

前
，
她
在
深
圳
碰
到
一
個
好
朋
友
，
朋
友

勸
她
要
好
好
珍
惜
身
體
，
說
她
何
必
如
此
操
勞

呢
！
﹁
我
就
這
樣
拚
下
去
了
，
珍
惜fo

r
w
hat

？
有
好
的
身
體
我
就
是
要
做
這
些
事
，
所

以
你
不
要
覺
得
我
好
像
付
出
了
很
多
，
我
就
是

想
做
這
些
事
啊
！
﹂
她
還
開
玩
笑
說
：
﹁
對
啊

對
啊
！
你
珍
惜
了
老
半
天
，
把
自
己
養
成
一
個

老
帥
哥
，
要
幹
甚
麼
？
﹂
朋
友
雖
然
笑
說
去
把

妹
，
但
似
乎
也
開
始
了
解
張
曉
風
的
堅
持
，
有

些
事
沒
有
對
與
錯
，
值
不
值
得
也
不
是
外
人
可

以
判
斷
的
。
﹁
如
果
做
這
件
事
會
減
少
我
五
年

或
十
年
生
命
，so

w
hat

？
﹂
為
了
一
件
事
而
拋

下
其
他
東
西
，
好
像
失
去
很
多
，
但
生
命
有
時

候
就
是
這
樣
，
我
們
必
須
要
選
擇
，
選
了
甲
，

就
不
能
做
乙
做
丙
。
在
張
曉
風
眼
中
，
事
情
有

急
有
緩
，
有
些
事
情
比
較
急
，
比
如
說
環
境
、

土
地
。
﹁
這
些
被
破
壞
以
後
，
就n

e
v
e
r

return

。
﹂

很
多
事
情
一
旦
過
去
了
，
就never

return

。

活
到
這
個
年
紀
，
她
看
過
太
多
，
也
已
經
做
過

太
多
。
對
於
別
人
的
讚
美
，
她
不
客
氣
地
收

下
，
並
坦
率
地
說
：
﹁
我
知
道
自
己
在
某
一
方

面
是
有
才
華
的
，
但
這
個
才
華
不
是
只
有
我
張

曉
風
才
有
，
十
年
後
可
能
又
有
一
個
很
厲
害
的

作
者
，
但
土
地
被
糟
蹋
了
，
就
真
的
沒
有

了
。
﹂

憂
鬱
是
人
生
的
本
質

她
畢
竟
還
是
一
個
作
家
，
要
她
每
天
為
了
政

事
勞
神
，
讀
者
看
了
覺
得
心
疼
。
學
校
一
位
新

聞
系
的
老
師
甚
至
對
她
的
學
生
說
：
﹁
怎
麼
搞

的
，
怎
麼
叫
一
個
老
太
太
跑
出
去
為
了
這
些
事

吵
架
？
﹂
確
實
，
她
也
很
懷
念
寫
作
的
日
子
。

她
說
很
多
事
都
是
別
人
找
上
她
，
惟
有
寫
作
，

是
她
自
己
選
擇
的
。

走
到
另
一
個
領
域
，
與
寫
作
的
距
離
拉
遠

了
，
但
她
愈
發
懷
念
寫
作
的
時
刻
。
前
不
久
，

她
為
即
將
推
出
內
地
版
的
書
寫
了
一
個
一
千
字

的
序
，
不
變
的
溫
柔
絮
語
，
不
變
的
觀
微
知

著
，
她
依
然
是
大
家
熟
悉
的
張
曉
風
。

序
說
，
台
北
有
一
棵
很
特
別
的
樹
，
叫
魚

木
。
樹
有
四
層
樓
那
麼
高
，
每
逢
四
月
開
滿
白

花
，
很
多
人
都
去
看
那
棵
樹
，
張
曉
風
也
去

了
。
那
天
下
㠥
細
雨
，
她
在
雨
中
看
㠥
那
棵
開

滿
白
花
的
樹
。
這
時
有
個
女
孩
走
過
來
。
﹁
我

家
到
了
，
這
傘
給
你
。
﹂
張
曉
風
婉
拒
了
，
但

她
堅
持
把
傘
交
到
張
曉
風
手
上
。
剎
那
間
，
她

彷
彿
感
覺
到
她
與
女
孩
之
間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情

感—

對
這
棵
樹
的
情
感
。
春
天
來
看
它
一

下
，
因
為
她
們
共
同
喜
愛
㠥
這
棵
樹
。

﹁
我
們
都
是
樹
下
互
相
聯
繫
的
人
，
我
覺
得

這
也
是
一
個sym

bolic

，
為
甚
麼
內
地
的
讀
者

會
想
看
我
的
文
字
，
因
為
他
們
也
跟
我
一
樣
，

覺
得
中
華
文
化
裡
頭
的
花
是
那
麼
的
美
。
﹂
張

曉
風
由
衷
地
說
。

一
如
以
往
的
溫
柔
感
性
文
字
，
一
如
以
往
正

面
積
極
的
話
語
，
很
難
想
像
她
也
是
一
個
強
勢

的
立
委
，
一
個
埋
首
政
事
的
硬
朗
女
子
。

童
年
時
從
內
地
顛
沛
流
離
到
台
灣
，
成
長
時

開
始
接
觸
文
學
，
此
後
幾
十
年
遊
走
於
文
壇
；

早
幾
年
患
了
癌
症
，
去
年
母
親
去
世
，
今
年
成

為
立
委⋯

⋯

張
曉
風
嘗
過
人
生
所
有
的
甜
酸
苦

辣
，
至
今
依
然
熱
愛
生
活
。
﹁
只
教
書
不
寫

作
，
我
覺
得
很
沒
趣
；
只
寫
古
典
文
學
不
寫
現

代
文
學
，
我
覺
得
很
沒
意
思
；
只
是
說
理
論
不

去
執
行
，
我
也
覺
得
不
夠
。
﹂
所
以
她
會
走
進

政
壇
也
不
是
一
件
叫
人
驚
訝
的
事
。

沒
有
所
謂
的
享
受
不
享
受
，
也
沒
有
甚
麼
快

樂
不
快
樂
，
過
程
甜
美
有
價
值
便
已
經
足
夠
。

﹁
人
生
本
來
就
是
很
憂
鬱
的
，
快
樂
才
是
一
件

怪
事
，
生
命
裡
頭
本
來
就
有
很
多
愁
苦
，
偶
然

有
快
樂
就
已
經
足
夠
了
。
﹂
她
這
樣
說
。

我們對鹿茸的認識總是有點錯誤。比
方說，鹿茸是冬天才吃的？其實不是，
專家說，鹿茸沒有提高抗寒的作用，任
何季節皆可服用。
鹿茸特別適合婦女食用，因為女性容

易體虛血弱，手足冰凍，尤其是產後、
病後失血過多，進服鹿茸調理是最佳的
選擇。潮州婦女最愛鹿茸、冬蟲草燉白
鴿。
鹿茸藥性偏溫熱，主要補血，對於預

防骨質疏鬆，提高臟腑功能，都很有作
用。但感冒期間、高血壓患者及腫瘤患
者均不宜食用。男士較少吃鹿茸，反而
多吃鹿尾巴。

採切角茸循環再生
買鹿茸是買現成茸片？專家說，最好

不要買現成的切片，買全隻鹿角最好。
首先，現成鹿茸切片，多是次一級產
品，上佳品不會切片出售；有些現成切
片也未必是真正的鹿茸，部分商人會把

其他獸角類的切片混在一起。
鹿茸是雄性梅花鹿和馬鹿的嫩角，含

有多種膠性物質、鈣、鎂、鋅、胺基
酸、脂肪酸、蛋白質和多種維生素等。
小鹿兩年長出小角茸，第三年長出完整
的兩丫角，這時候養鹿人採切鹿角，此
後每年都會再長出三丫角。通常一年切
角一次，循環再生，鹿成長至暮年（約
七至十年），在健康的狀態下就會被宰
殺，除了取鹿茸之外，還有鹿尾巴、鹿
筋和鹿肉。
聽來相當殘忍，專家說，即使不採割

鹿角，鹿本身打架或撞樹，也會甩掉鹿
角，不存在殘忍的問題。

「頭」「角」「咀」三部分
我們在參茸店看到的鹿角和鹿茸片，

甚麼「吉林頂級全咀鹿茸片」、「血茸
片」、「吉林鹿角」、「血茸角」⋯⋯名
堂多多。原來，鹿角分三個部分，「頭」
「角」「咀」的功效各有不同。

鹿角丫最上端尖位一吋稱「咀」，
在「咀」對下二至三吋的中間部分
稱「角」，「角」對下至末端稱作
「頭」。三個部分中，「咀」是頂級
品，是鹿茸最名貴的部分，也最具
補益功效；二級品「角」的切片，
可見角質鈣化比較多，組織較疏；
「頭」是屬於三級品，鈣化最多，密
度更疏。

梅花鹿與馬鹿
能採製鹿茸和鹿尾巴的，全世界只有

兩個品種的鹿。一是東亞地區的梅花
鹿，如日本、韓國、中國吉林地區；澳
洲、新西蘭和蘇格蘭等地也有。其中以
中國吉林鹿茸最為著名。
我們在古裝影視劇集中看到清朝皇族

賞鹿、飲鹿血的情節，皆因滿族是遊牧
民族，以騎獵為生，習慣即捕即食，中
國東北是盛產梅花鹿的地方。滿蒙入主
中原後，仍習慣飲鹿血，以形補形，以

血補血。
另一種可製作鹿茸的品種，是中國新

疆、蒙古、俄羅斯一帶的馬鹿，這些馬
鹿體格魁梧，大的與馬的體型差不多，
其鹿茸也比梅花鹿大兩倍甚至四倍，身
價也比梅花鹿茸貴。

吉林鹿茸馳名
鹿茸要乾透，否則會腐臭，在技術處

理方面，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鹿茸是最
好的，有幾百年的歷史，從捕捉到培
養，再到製作鹿茸，都很有經驗。日本
鹿茸是經中國傳入的，根據漢方製作，
但日本梅花鹿不多，用作觀賞的居多。

參茸店代為切片
專家說，如果經濟許可的話，將整隻

鹿角買下，購買時只要嗅一下沒有異味
就可以了。再讓參茸舖代為切片。師傅
會將鹿角刨毛、浸白酒、切片，視乎鹿
角大小，切工費約二三百元，切後分
頭、角、咀三部分，交還給客戶。有些
經驗豐富的師傳，還會把切片後的鹿
角，整隻形狀還原，一片不漏交還客
戶。
如果買現成鹿茸片，當然可以省卻麻

煩。如買有質量保證的鹿茸片，需光顧
商譽好的老店。

名．飲食

購鹿茸　鹿角勝茸片
文、圖：方芳

台
灣
著
名
作
家
張
曉
風
，
從
二
十
五
歲
出
版
第

一
本
散
文
集
︽
地
毯
的
那
一
端
︾
到
七
十
一
歲
的

今
天
，
依
然
活
躍
於
文
壇
。
她
的
散
文
曾
經
感
動
無

數
讀
者
，
她
的
文
字
溫
暖
了
同
代
人
的
心
。

這
位
在
余
光
中
先
生
眼
中
﹁
亦
秀
亦
豪
的
健

筆
﹂，
原
來
也
很
有
個
性
，
以
文
人
之
姿
踏

入
政
壇
，
年
初
正
式
當
選
為
台
灣
立
法
委
員
。

以
往
名
字
經
常
出
現
在
文
學
雜
誌
上
的
張
曉
風
，
現
在
反

而
成
為
社
會
、
政
治
版
的
座
上
客
。
其
實
，
從
張
曉
風
多
年

來
創
作
的
散
文
裡
，
不
難
發
現
她
從
來
都
沒
有
與
社
會
、
時

事
脫
節
，
如
今
她
只
不
過
身
體
力
行
，
貫
徹
中
國
文
人
入
世

的
傳
統
。

如
此
大
氣
的
女
子
，
你
不
得
不
佩
服
。

文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伍
麗
微
　
攝
：
黃
偉
邦

張
曉
風

亦
秀
亦
豪
的
健
筆

■兩指以下的

部分稱「頭」。

■上是新西蘭鹿角，

下是吉林鹿角。


